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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成天与数据打交道的

人，他们以仪器为笔，在万里海疆丈量深

浅、标定坐标。

他们是一群在数字经纬间锚定使命

的人，他们用数据将海浪的瞬息变化、岛

礁的细微地貌变得精准可依。

他们是一群海测兵。他们用这些带

着海风气息的数据，为船舶提供“安全指

南”、为海防打造“数字基石”。他们很少

见到深海大洋的波澜壮阔，却在数据洪

流中，托举着大国舰艇的每一次远征。

当潮汐起落改变着海岸线，这群坚

守在舰船与岛礁之间的官兵，让数据有

了穿透风浪的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近

海军某测量中队官兵，品读他们独特的

“数据观”。

“陌生地域我们先走
过一遍，后面走的人才能
多一份心安”

清晨，海军某测量中队官兵起了个

大早——测量某个小岛的岸线滩涂，以

及附近海面上的明礁。为了这片测区，

大家已经忙碌了数月之久。眼下，正是

此次任务的“收官之战”。

乘小艇出发，有人负责开船、有人时

刻观察情况。二级上士刘帅吹着海风，

早已习惯了其中的腥咸气息，他用“浪迹

天涯”形容自己的工作：“迎着风、伴着

浪，在海天之间忙碌一整天。”

“浪迹天涯”并不容易。为了抵达最

佳 测 绘 点 ，海 测 兵 必 须 爬 过 陡 峭 的 岩

石。海浪猛烈地冲刷着礁石，在凹凸不

平的表面留下一汪汪水渍。上等兵闫子

坤率先踩在礁石上，却没有站稳、打了个

趔趄，所幸被身后的刘帅托住。

为了寻找最佳测量点，刘帅背过身，

用脚一点一点试探落点；闫子坤伸出头

去，时刻观察礁石情况，辅助刘帅找准位

置。不知过了多久，几人才挪到了相对

平坦的地方。

“每一次执行外业测绘任务，都会面

临陌生环境的考验。”刘帅说，时间久了，

每一个海测兵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疤

划痕。这是海测兵的“徽章”，因为高程、

水深这些专业数据，只能在最接近大自

然的地方寻找答案。

架好标尺、打开设备、信号回传、检

查数据，一系列动作时间不长，海测兵们

操作起来行云流水。重复了几次这样的

流程后，脚底这块礁石的数据便被完整

呈现在海测兵面前。

一天的任务远未结束，一行人又乘

着小艇来到附近的海岛继续测量。扛着

沉重的测量设备踩在松软滩涂上，每一

步都走得艰难。意外落水、身陷泥潭，对

于刘帅来说是家常便饭。

“滩涂周边的芦苇、杂草太密，要前

后兼顾。”刘帅一边走一边叮嘱新兵，眼

睛不离前行路线，时刻观察周边有没有

暗坑、虫窝。

正值中午，战士们呼吸着沉闷咸湿

的空气。不断滑落的汗珠，见证着他们

的艰辛。相比于炎热，更漫长的，是远离

人烟的孤独。

海上没有通信网络信号，海测兵只

能借助电台与后方取得联系，随时汇报

动向。渺渺海面上，一叶小舟缓缓向远

方进发，面对广阔海天，刘帅这样的老

兵，也难免生出孤寂之感。

勇敢者善于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中

攫取幸福。一整天作业完毕后，看着夕

阳一点点下沉，跃动的金光洒在海面上，

在海风吹拂下战士们不禁感慨：“这一

天，没白过！”

跋山涉水，追星逐月，海测兵已经习

惯了默默行走在海岸线上。“世界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刘帅说，

“陌生地域我们先走过一遍，后面走的人

才能多一份心安。”

年年外出测海，每一处测区的特点

各不相同。对于海测兵来说，只需要知

道目的地在哪，然后迈出双腿、摆开双

臂，勇往直前。

“任务再艰巨，把它
除以一万，就觉得不再那
么难”

在 中 队 里 ，一 级 上 士 高 铁 车 并 不

显眼。

高铁车在大学里学的是水深测量专

业，专业和岗位的高度契合，让他很快融

入了这个集体。但是时间久了，他也开

始迷茫起来：“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到底有什么意思？”

在一次测绘任务中，为了一块面积

10 多平方公里的测区，战友们要搭乘小

艇累计往返 1000 多公里。早起，测绘，

晚归，整理数据，周而复始，平淡枯燥。

一 天 的 工 作 量 ，在 海 图 上 看 不 出

来。海测兵架设多少次标尺、身上多了

几道划痕，只有自己知道，海图上并不会

标注……

“我们也羡慕舰艇兵，操纵着威武的

军舰驶向深蓝……”高铁车说。

但 是 测 绘 事 业 总 要 有 人 干 下 去 ，

高 铁 车 话 里 虽 有 羡 慕 ，但 是 并 无 不

甘 。 海 测 兵 虽 然 没 有 壮 阔 航 迹 ，但 艰

险 任 务 努 力 完 成 后 的 那 种 满 足 感 ，与

沿 途 欣 赏 到 的 壮 美 风 景 ，交 织 成 了 他

们的幸运与幸福。

祖国的海疆那样辽阔，想要为战舰

更好地保驾护航，海测兵必须走得更稳

一些，看得更细一些，尽可能把一处测区

所需的数据都采集到。

在执行某次全数字地形测量任务

时，中队为了准确测量岛礁的高度和面

积，大家背着笨重的测量仪器在悬崖边

缘 行 走 ，每 隔 10 米 就 要 测 量 一 个 高 程

点。他们在地形陡峭、杳无人烟的环境

中，提心吊胆跋涉了整整一天，而这也不

过是海测兵测绘工作中常见的一天。

1∶10000，这是海测兵最常用的比例

尺，用来衡量、转换现实和地图的差距。

中尉王宝林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个

‘1’，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只要日积月

累，总有一天能达到后面的‘10000’；相

反，没有这个‘1’，后面跟着再多的‘0’也

没用。”

善用比例尺，这是海测兵的智慧：

“任务再艰巨，把它除以一万，就觉得不

再那么难；每当征服了 1 平方公里的测

区，大家把心中的喜悦乘以一万，心头的

干劲更足了。”

时光荏苒，今年是高铁车在中队的

第 14 个年头，他早就抛去了刚入伍时的

迷茫。坐在办公室，高铁车拿起铅笔在

地图上点了一个点，笑着说：“这就是我

一天的工作量。”

等无数个点连成一条线，无数条线

汇聚成一个完整的平面，一幅海图就做

好了。

“ 一 是 一 ，二 是 二 ，
标注海图没有模棱两可
一说”

仔细端详海测兵的脸庞，会发现这

群年轻官兵面色黝黑。由于常年在野外

风吹日晒，他们也变得像礁石一般粗粝

而坚硬。

海测兵的生活确实粗糙：外出作业

一整天，他们来不及制作可口饭菜，午饭

晚饭经常吃着面包和单兵自热食品、就

着矿泉水凑合一下；中午休息随便找个

地方席地而坐，或者是在乘小艇途中趁

机打个盹……

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在业务上的精

细。执行外业测绘任务，测量设备就是

海测兵的枪。不论是越险滩，还是爬峭

壁，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设备，看护得很

紧；等到测量结束，他们立刻把仪器收

拢、及时保养，以防受到海风侵蚀。“测量

仪被海风中的盐分侵蚀，就会影响测量

精度，返厂维修也会耽误测绘进度。”官

兵们道出了这份细致背后的原因。

一 天 ，测 量 中 队 在 海 岸 边 搭 设 了

验 潮 站 ，全 天 候 记 录 潮 汐 的 变 化 情

况。二级上士王智超俯身读取水尺上

的数字，经过一系列数学计算，得到潮

汐 变 化 的 数 据 ，为 下 一 步 测 量 真 实 水

深做好准备。

晚上回来吃过饭后，王智超立刻坐

在电脑前整理数据。他指着屏幕上蜿蜒

曲折的等深线介绍：“我们获得的数据并

不是直接使用的，还需要通过专业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

夏日炎热，王智超无心关注脸颊滑

落的汗珠，轻触鼠标剔除了影响真实水

深的因素，把准确信息标注在海图上。

他点开了最近几天正在处理的海图，上

面绝大部分被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数据信

息，王智超的视线聚焦在海图的空白部

分：“这些位置都得认真标注清楚，一点

也马虎不得。”

在二级上士于洋振眼中，大海就是

由一组组数据编织而成的，温度、盐度、

深度、磁力，这些数据标定领海基点坐

标，为战舰远航点亮灯塔。看着一幅幅

海图上的数据，虽然没有碧海蓝天的自

然风光，却也给人一种“精确的美感”。

刚来海测中队的时候，为了尽快熟

悉业务流程，于洋振一有空就查阅相关

资料，背记测绘专业的知识，向老兵请教

野外作业的经验。中队长王新成看着他

努力的样子暗自点头：“是个当海测兵的

苗子！”

测量数据再精准一些，标注海图再

准确一点，这是于洋振和所有战友的期

待。在一次测绘过程中，一行人踩着湿

滑的礁石架设好仪器，获得了数据，却在

最后标注海图的时候犯了难：这是一块

经过海水侵蚀的礁石，长年累月的海水

冲刷让它变成了上粗下细的模样，这类

不规则礁石的标注难度很大。

有人提出只标注礁石上半部分的

数据即可：“这么做不会影响礁石的位

置信息，也不耽误海图正常使用。”于洋

振较了真：“一是一，二是二，标注海图

没有模棱两可一说！”他立刻查阅相关

资料，想从专业书籍中找到这类不规则

礁石的标注方法。凭着这股执拗劲头，

于洋振最终把礁石的准确信息完整标

注在海图上。

“管它有多苦，想想出海的大航母；

不管有多累，海测的数据必须对！”这句

顺口溜，是海测兵们工作生活甚至是性

格态度的写照。让每一组数据都传递准

确信息，发挥出战斗力，这是他们心中恪

守的原则。

一丝误差可能让万吨战舰搁浅于暗

礁，一串错位的数字能令潜艇驶向未知

的深渊。当现代战争朝着智能化方向演

变时，海图数据的精准绝非纸上谈兵的

技术指标，它既是保存实力的底线，更是

制胜的先机。在舰炮轰鸣的表象下，决

定胜负的或许是一群海测兵笔尖下毫厘

不差的等深线。

中队长王新成说，现在已经列装不

少先进的测量设备，测量效率大大提高，

但为了获得精准数据，海测兵的优良传

统不能丢，还得练就“铁脚板”，一步一个

脚印去丈量祖国的万里海疆。

清晨，海测兵依旧步履不停前往测

区，小艇划过海面，留下一道笔直航迹。

就像他们在海图上勾勒出的经纬线一

样，简洁而有力。

海 测 兵 的“ 数 据 观 ”
■本报记者 毕笑天 特约通讯员 付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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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一隅，天空的蓝色、云朵的白

色 、沙 滩 的 棕 褐 色 交 织 成 了 一 幅 瑰 丽

画 卷 。 海 岸 线 上 ，一 队 手 持 设 备 的 官

兵 ，在 辽 阔 海 天 的 映 衬 下 显 得 格 外 青

春勃发。

这是海军某测量中队官兵，他们的

使命是完成地理环境的精确测绘，为海

防事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海测兵日复

一日地驾驶小艇，利用声呐、激光测距等

技术手段，探测海底地形、岛屿地貌、礁

石分布，以及航道深度变化。

入伍 25 年，中队长王新成用这样一

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位——“求索”。

马汉在《海权论》直言，“制海权始于

测绘室”。那些反复核验校准的数据，不

仅是航海图上的曲线与数字，更是舰船

航行、潜艇活动乃至未来构建海战场的

关键依据。海测兵的工作，正是将这些

大自然的“秘密”转化为可供决策的精准

信息。

这是一场人力与时间的拉锯战。一

次测量任务的周期可能长达数月，海测

兵需要乘着颠簸的小艇长途奔波。

“受制于潮汐、风浪、能见度等因素，

这是一份需要耐心与细心的工作。”该中

队二级上士刘帅坦言，为了一个关键坐

标等待数小时，只为仪器捕捉到最清晰

的回波；为了验证一组数据，他们要精准

判断涨潮退潮时机，只为在浪涌中寻找

最佳测量窗口。

海测兵的战位是寂寞的。中尉王宝

林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他的军校同学，

有的与舰艇编队一起驰骋深蓝，有的身

处相对繁华热闹的市区驻地。而王宝林

只是默默地踏在礁石上、走在滩涂里，用

心寻觅一组组数据。

与他们远隔千里的某海域，舰艇编

队犁波深蓝，时刻保持战斗姿态；海面以

下某处静谧空间，一艘潜艇悄悄潜伏。

那些鲜为人知的地方，早被他们用数据

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网。

或许不会有人记得这些海测兵的名

字，但他们留下的每一条记录，都已铭刻

在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事业中。

出没瀚海风涛 丈量深蓝航道
■本报记者 毕笑天

刚来测量中队的第一天，班长把

我带到学习室，桌子上摆着厚厚一本

《海洋地形学》。翻开书页，那些复杂

的公式与陌生的术语像海浪一样扑面

而来，让人有些透不过气。

“我们的工作不是看出来的，是测

出来的。”班长的声音很沉，手用力拍

了拍书的封面。

那几个月里，我把自己埋进了理论

学习里。潮汐计算、声呐原理、地质采

样，每一页都必须完全理解。可真正难

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如何在实际测量

中应用——测绘不是纸上谈兵，一个疏

忽就可能让几小时的努力作废。

第一次拿测量仪时，班长的表情

比平时更严肃。那是一台锃亮的测量

仪，外壳白得晃眼。他让我小心调试

每一个按键，手指必须稳，操作必须精

确。他说：“出了错，丢的是整个测区

的精度。”

第一次出海那天风浪很大，船摇

得厉害，我却只顾着紧抱仪器，生怕磕

碰到。测量点选在一座远礁上，礁石

长满青苔，踩上去又湿又滑。我按步

骤开机、调试、采集数据，屏幕上的曲

线一点点连成完整的图形——这是海

测兵特有的成就感，仿佛大海正在你

手中被揭开神秘面纱。

可刚测到一半，仪器突然报警，屏

幕闪烁异常信号。我一下子慌了，反

复检查连接线、重启设备，却还是无法

排除故障。海风吹得指尖发麻，后背

却渗出汗来。

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班长指

了指不远处的信号塔，示意我转移到

开阔地带再试试。他看着我重新校准

设 备 ，只 留 下 一 句 话 ：“ 测 海 先 定 心 。

慌，是最大的干扰源。”

那天回程的船上，班长和我多聊

了几句。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小岛说：

“以前，我们还用老式经纬仪和水准仪

测量，一个岛要四五天。现在有了新

装备，一天就能完成。”

后 来 ，我 也 经 历 了 很 多 次 测 量 。

从海岛到滩涂，从风平浪静到惊涛骇

浪。有时候船摇晃得像要把人甩进海

里，有时候信号始终不稳，有时候仪器

突然“罢工”。可渐渐地，我不再慌了，

因为我知道——不管数据多难测，终

归是能测出来的。

再 后 来 ，又 有 新 兵 和 我 一 起 出

海。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仪器，像捧

着宝贝一样，而我站在一旁，想起了自

己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模样。海测兵

的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但每测完一

个点，海图的空白便少了一块。

测 海 先 定 心
■闫子坤

海测兵测量前架设基准站。 孙灏宸摄


